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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年，逃学大王东方齐还没能在逃学界大放异彩、声名鹊起，彼时他还只

是一个头上顶着冲天辫，嘴里缺了颗大门牙的五岁小屁孩儿，却已展现了他在“翘

家”一事上的惊人天赋。

据不知名野史记载，东方齐前半生不羁放纵爱逃学（学堂），后半生放纵不羁

爱脱堂（朝堂），正是缘于年幼时的他对离家出走一事的莫名热衷……

小风儿轻轻地吹，小鸟儿啾啾地叫。夷陵镇国公府大宅巍然耸立的高墙之下，

一只长了两条小细腿的巨型“香菇”对墙而立。

良久，这只沉思了半晌的“香菇”终于有了下一步动作，不肯再让热爱歌唱的

鸟儿们欣赏“它”销魂的背影，转身露出了庐山真面目。

果然，能整出这等奇特造型的，除了镇国公家爱作怪的小公子东方齐，没有第二

人选。

小家伙儿背着一个几乎遮住了他大半个身体的硕大包裹，机灵的大眼睛四下骨

碌了一圈，发现已成功脱离丫鬟和奶妈的魔爪，不由得咧开少了两扇“大门”的红

润小嘴，得意地叉腰一笑。

跟小爷玩藏猫猫，回去再练五百年吧！哈哈哈……

他随即俯下小身板，做五体投地状，迅速地向着面前的狗洞钻进去。

才探了个头，他就被卡住了——原来忘记把包裹先取下来了……

他只好又倒着退回来，人小力气自然大不到哪里去，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这个

成语还是他哥昨天教他的），才把身上打成死结的大包裹给卸下来丢到了地上。

他试着往狗洞里推了推，推了一半，包裹又被卡住了。看来下次要把狗洞给扩

充一下了，才“这么大点儿”的包裹都通不过……

他用力推了几下，包裹一动不动，又用力踹了两下，坚强的大包裹还是纹丝不

动。看来，只有用杀招了！看他的无敌屁股蹲儿！

在他用力一拱之下，可怜的包裹屈服了。

逃家计划，成功！

镇国公府。

“爹爹，娘亲，小二又跑出去了。”八岁的小少年很是头疼自家弟弟这时不时

闹出走的毛病。这年头，负责任的哥哥不好当啊不好当。

“不用急，左右还不是去了老地方。”镇国公夫人很是淡定地放下手中的茶

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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杯，微微一笑，“再说，府里的护卫可不是吃白饭的。”

天弘寺。

“萌萌弟弟，你看，这是青护卫给我雕的小老虎，你喜欢不？送给你！”东方

齐打开早已在地上滚得看不出颜色的神奇包裹（可见大包裹一路行来有多坎坷），

大方地将里面的宝贝一件件地往另一个小男童面前堆。

两个娃儿很明显同属一家出品。因为他俩长得一模一样，正是一奶同胞的双生

兄弟。

东方齐的热情并没有得到任何回应。

他的萌萌弟弟就像一尊摆放在那里的木头娃娃一样一动不动，定定地盯着某一

个方向专注地看着，似乎要看到天荒地老。

东方齐对这样的冷落早就习以为常，丝毫不以为意，继续不遗余力地将他的宝

贝珍藏往外拿。

直到拿出一把糖果，他才猛然记起今天的意外之喜，连忙将糖纸剥开，小心翼

翼且动作轻柔地将糖果塞进萌萌弟弟嘴里，还不忘念叨：“弟弟，今天路上有人娶

新娘子哦，可热闹啦！一位长得很喜庆的红脸婆婆还到处发糖果，给了我好多。弟

弟，糖果好吃吧？喏，都给你！”

“……那新郎倌儿穿得像个红包似的，胸前还戴着一朵好大的红花，骑在大马

上可神气啦！我也好想当新郎倌儿哦……弟弟，你想不想？可是娘亲说只有长大了

才能娶新娘子……弟弟，长大了我们一起娶新娘子好不好？哥哥把糖果都给你吃，

大红花都给你戴，大马也让给你骑，好不好？”

“弟弟，明年我就要上学堂了，不能天天来看你了……”

“弟弟，你的病什么时候才能好啊？哥哥想听你说话，想跟你一起玩，一起上

学堂……”

“小施主，你又离家啦？”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寺中僧人的问候已演变成：“小施主，你又逃学啦？”

东方齐对此事的热情非但不减反而更盛，哪怕他已经成长为十几岁的少年，哪

怕他已经被选为太子侍读，远赴京城求学。

他的萌萌弟弟，即使已成长为与他一模一样的少年，却仍是那个不会说话、不

会回应，仿佛遗失了灵魂的木头人儿。不过，他相信总有一天，他的萌萌弟弟会好

起来的。

他每每想到这个的时候，就会回头看他的宝贝弟弟，而他木然的弟弟东方萌却

总是安静地盯着远方，不说话，也不动弹。

很久很久以后，一场突如其来的婚事，悄然无声地改变了一切……



第一卷
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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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事｝

“一二三四，二二三四，三二三四……，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

早睡早起咱们来做运动。”

“小姐，这是……”新来的丫环被赐名叫袭人，许是从未见过这样的晨练方

式，两只并不大的眼睛瞪得像铜铃一般大小，呆呆地看着她的新主子对着一棵瘦小

的树摇头摆腚做出各种诡异的姿势，内心的惊诧与震撼实非言语能够形容。

“新来的？”妙人将随风飘过来的叶子扫拢成一堆，示意袭人将旁边的箩筐递

给她，一脸见怪不怪的表情，“小姐昨个儿睡觉抻着了，眼下正舒展筋骨呢！”

袭人无语凝噎，她还以为小姐跟这棵树有不共戴天之仇呢。

“呼，舒服了。”燕鸿终于停止了对小树的摧残，双手叉腰扭了几扭，总算腰

不酸了，背不疼了，腿脚也有劲儿了，心情十分舒畅。

“小姐，今儿读哪本书？”妙人袅袅婷婷地走过去，一边将手里的绢帕递给燕

鸿擦汗，一边轻声问道。

“《三国志》吧。”燕鸿歪头想了想，选了本比较有趣的，省得一会儿又听得

睡着了。

袭人好奇地看着燕鸿走到一旁的树荫处，躺到了一把形似软榻的摇椅上面，

妙人变戏法儿似的从广袖中掏出一本线装书，熟练地翻到其中一页，然后清了清嗓

子，开口念道：“今天接着说曹操逃离华容道……”

袭人这才明白，所谓读书，就是丫鬟在一旁念着，小姐她好整以暇避着日头乘

着凉风歪在椅子上听着。

真是好享受啊！

	

“妙人姐姐，为什么咱院子要叫三虫苑啊？”袭人趁着燕鸿再度被曹操成功催

眠之际，终于鼓起勇气问出了这个自打分过来这院子就一直困扰着她的问题。

“这是咱小姐的人生理想。”妙人瞟了一眼这个新来的问题宝宝，脸小、眼睛

小、鼻子小，嘴巴也小，看起来呆呆的。嘿，看来还得她罩着，免得被飞云阁的人

欺负。

“啊？小姐的理想……是做虫子啊？”袭人下意识地搓了搓手臂，仿佛那毛茸

茸、软绵绵的小东西已经在上面爬似的，感觉有点儿恶心。

“这话让你一说怎么这么瘆人呢？”妙人没好气儿地白了袭人一眼，“咱小姐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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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想啊，就是过一种集‘睡虫、懒虫、米虫’为一体的悠闲生活，才不是你说的

恶心的虫子呢。”

“哦。”被教训的袭人露出恍然大悟的笑容，其实压根儿没听懂。不过在妙人

一副“朽木可雕也”表情的鼓励下，她决定继续深入了解新主子的性情。

“妙人姐姐，小姐好像不怎么喜欢出门儿哦？”她都进府七八天了，愣是没见

小姐出过自己的院门儿。

“呃，咱们小姐比较文静。”妙人说出来之后自己都觉得没什么底气。此时睡

得正香的燕鸿突然翻了个身，嘴里还不住嘟嘟囔囔：“我家的表叔数不清……”

妙人看着一脸怀疑的袭人，心里悲愤至极：“什么小姐，为什么我每次想给你

建立点儿形象的时候，你总是这么迫不及待地打破它呢？！”

	

燕鸿一直睡到近午时才醒，一醒来就发现自己的几个丫鬟凑在一起交头接耳。

她八卦之心顿起，蹑手蹑脚地隐藏到旁边的假山后，意欲偷听她们在说些什么。

一听不得了了，燕府好事将近哪。

“镇国公府来提亲？”娃娃脸的可人一脸不可思议的表情惊道。

镇国公府？燕鸿皱皱眉头，敲了敲睡得有些木木的脑袋瓜，好半天才想起来，

原来是她们夷陵州势力最大，名头最响的豪门世家啊。传说中打个喷嚏，整个夷陵

州都要抖三抖的超级大户。

“哇，镇国公东方府上啊，那可是真正的世家大族，人家可是开国元勋，实打

实地用战功换来这世袭罔替的爵位。更别说镇国公家的大公子现在还是一方守将镇

守着边关要塞呢，光是那府上养着的三千精兵，就足以傲视咱夷陵州了！”瓜子脸

儿、身材高挑的伊人一脸与有荣焉的表情。自从三年前镇国公家的大公子东方玉被

封为镇远将军，披着皇帝亲赐的战袍从家乡出发镇守边关，混在送行人群中的她惊

鸿一瞥，即刻便对长身玉立、威风凛凛的大将军一见钟情、念念不忘了。嘿，虽说

她只是个名不见经传的丫鬟，但也有相思的权利嘛！

“伊人姐，你懂得好多哦！”众丫鬟纷纷拜服，伊人更加扬扬自得。

	

“对了，他们求的是哪位小姐啊？”

也难怪袭人这么问，毕竟府上待嫁之龄的小姐可有三位。

“不管是哪位，肯定不会是我。”燕鸿暗自腹诽。

“听官媒说求的是嫡出的小姐，并未特别指定名讳。”带来第一手消息的佳人

撩了撩不太听话的刘海儿，只看她脸上经年不变的淡定表情，任谁也想不到她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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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丫鬟中的八卦之王。

“哎呀，咱们府上嫡出的小姐可不止一位……”可人的话还没说完就被伊人气

急打断：“你胡说什么呢？飞云阁那位算什么，一个二房出的，还想排到咱们小姐

前面去，想得倒美！”

“伊人，你小声点儿。”妙人赶紧捂住伊人的嘴，谨慎地四下瞧了瞧，这才放

开，“这话可不能让其他院里的人听见，不然咱们受罚事小，连累了小姐可就是罪

过了。小姐如今的状况已经够让人忧心的了，可不能再出什么差错。”

伊人撅了撅嘴，没再继续说下去。她心里却是极度气愤。小姐待人亲厚，从不

打骂下人，有好的东西也一贯与她们分享，但凡在小姐屋里伺候的，没有一个不念

着她的好的，就是那新进的小丫鬟、婆子们，哪个说起小姐来不翘大拇指呢？

再说她说的也是实话。想当年夫人在世时，对二房就多有容忍，小姐也是个不

爱争的性子，任凭好的东西全让二房母女抢了去，好在小姐还有个嫡女的身份，二

房不得不顾忌些许。

自打小姐十岁那年，夫人因病去世，二房就处心积虑地想要扶正，老爷是个糊

涂性子，居然真让二房得逞了。这下可好，原本庶出的现下也成了嫡出，明夺暗抢

的更是不在话下了。小姐还偏偏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惯得二房如今越来越嚣张，

把小姐欺压得连商户出身的三房都不如。

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小姐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领悟到这个道理啊，急死

伊人了。

	

燕鸿在假山后听着丫鬟们为自己打抱不平，一时若有所思。

出身书香世家的娘亲生性清冷淡泊，唯喜琴棋书画，不爱内院争斗，在世的时

候就不怎么讨父亲喜欢。她虽为嫡长女，却继承了娘亲那不讨好的性子，所以并不

受宠。

娘亲去世之后，父亲对她更为冷淡，尤其在父亲将二娘升为正房之后，更是对

她不闻不问，二娘及其所出的女儿燕云占据了父亲的全部心思，她这个正经的嫡长

女算是成了摆设。在她爹心中，怕是三房所出的女儿喜娘都比她有分量。

好在她对父爱并不憧憬，对于二娘那并不真诚的母爱更是唯恐避之不及，每日

除了去上房请安也就是待在自己的小院子里，乐得轻松自在做个米虫。

想必娘亲在天之灵，也唯愿她过得好，所谓嫡庶之争，便由它去吧。

	

“老爷虽为进士，但相比而言，门第仍是差了些，堂堂镇国公府，为什么要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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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们府上提亲啊？”可人搔搔头，问到了点子上。

“听说镇国公夫人去天弘寺为公子爷求姻缘，天弘寺的弘一大师亲自提点了几

句，‘东风不自扰，春眠不觉晓。月初晴方好，燕子人家绕’，你想想啊，城东姓

燕的可不就咱一家吗？不过咱小姐和二房那位恰好都是春天生的……”伊人的言语

间满是懊恼。想也知道，这种好事二房怎么可能会便宜别人？

她的玉将军啊，从此将要被套牢……

经伊人这么一分析，燕鸿觉得这亲事儿十之八九会成。

这弘一大师可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神棍”，据说当朝天子对他十分尊敬，地位

堪比国师。他轻易不替人看相解签，但一旦得到他指点，所求之事，几乎没有不成

的。正因为他的存在，现在天弘寺俨然已有护国寺的派头，香火之鼎盛在全国都是

数一数二的。

当和尚能当到这个份儿上，不容易啊！燕鸿搓着下巴感叹。

看来二娘这阵子不会来找她麻烦了，这么好的亲事落到她女儿头上，她老人家

不忙着到处得瑟，怎会有空儿来自己这儿调剂身心？

嗯，上次当着父亲的面儿故意叫了已扶正的原二房一声“二娘”，把人得罪狠

了，这才如愿被父亲禁足，耳根子很是清净了些。禁期还有一半未过呢，她就不去

凑喜事儿的热闹了，嘿嘿。

	

彼时，燕府上房正厅。

“云儿，来来，让娘亲好好看看。嘿，咱们家的小宝贝儿出落得真是亭亭玉

立、娴静大方，这眼看着就要当世子夫人了，娘亲还真舍不得。”燕夫人话是这么

说，脸上却是笑开了花。

“娘亲，女儿不嫁，女儿要一直陪在爹娘身边孝顺您二老。”燕云羞得脸上一

片红晕，窝进燕夫人怀中撒娇道。

“胡说，这女子大了总是要嫁人的，这么好的姻缘可不许你往外推。”燕老爷

一脸慈笑地轻斥道。

燕府老爷燕慎是进士出身，年轻时曾是名动夷陵的俊彦才子，如今虽然年逾

不惑，却另有一番成熟儒雅的文士风范，至今仍有不少人家想要把女儿送予燕慎

为妾。

此次镇国公府前来提亲，求燕府嫡女，燕老爷、燕夫人压根儿没想起来燕府最

名正言顺的嫡女燕鸿，直接默认了二女儿燕云才是对方所求良配。

“爹——”燕云拖长了声调娇嗔，引得燕慎怜心大起，捻须大笑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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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爷，您就别逗云儿了，您没看咱女儿是害羞了吗？”闺名枫娘的燕夫人很

是了解女儿家的心思，笑眯眯地为女儿解围。

燕云偷偷抬眼轻瞅案上朱漆托盘里的灰色禽鸟，心中满是欢喜。灰雁呢！

纳彩时以雁为凭乃是古礼，寻常人家多以木雕雁代替，显赫人家顶多也是用玉

雁，像镇国公府能擒得生雁前来求亲，既代表了公府的尊贵身份，亦彰显了对燕府

求亲的诚意。

镇国公家的世子夫人呢，她做梦也没想到自己能嫁得如此风光。

｛生米｝

“喜儿给爹娘、二姐姐道喜了。”燕家三房庶出的女儿闺名喜儿，排行第三，

故又被称喜娘。此刻她正对着案几两侧的燕老爷和燕夫人盈盈福身道贺，燕夫人得

了佳婿高兴至极，并未像平时那样为难她，笑道：“三娘免礼。”

“咱们燕府的女儿中，二姐姐最是出众，如今得此姻缘，乃是命中注定。爹

娘真应该好生庆贺才是。”喜儿平时为人最会察言观色，如今见二老乐得见缝不见

眼，哪会不拣好话说？

“喜娘所说甚是，甚是。”燕老爷颔首笑道，“来呀，吩咐下去，全府上下，

按例看赏。”

“谢老爷夫人，谢二小姐。”下人们脸上的喜庆、感激映在燕云眼中，让她心

底更是得意非常。

“爹娘、姐姐，世子爷现如今还在边关呢，那姐姐的婚期……”喜儿有些迟疑

地问道。

“说得也是啊，这世子爷还在边关打仗，也没听说他要回来成亲啊……”经喜

儿这么一提醒，众人才从狂喜中恢复过来。

这问题是得弄清楚，镇国公可有两位公子，这拖延婚期事小，世子名号可事关

重大。

“都怪你，一听镇国公府的名号，就慌忙地点头应了，害得我连这么重要的问

题都忘记问了。”身为燕府一家之主，燕慎坚决不会承认自己有错。

“我……我也是太高兴了嘛……反正三天后问名，到时候老爷再问也不迟

嘛。”燕夫人委屈地嗔道。

燕老爷一听也是，这才又高兴起来。心里寻思着，左右应该也差不到哪儿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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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子乃东宫太子侍读，论起前途来，也不比世子爷差。这些妇人就是头发长见识

短，只看到世子名号，没看到太子可是将来的皇帝，那太子的侍读，将来还不是朝

中的股肱大臣。

而燕云的心情也随着众人的讨论一起一伏，待听到三天后行问名之礼，才放下

心来。

	

三天后，燕府。

镇国公府遣媒人前来询问女方的生辰八字，燕老爷趁机问了欲结亲的是哪位

公子。

这一问不得了，燕老爷当场就变了脸色。勉强托词身体不适将媒人应付走，燕

老爷这才敢将脾气发出来，一掌拍在案几上，气得话都说不出来。

“什么？提亲的是三公子？”燕夫人听闻此噩耗，当下身形一顿，跌坐在椅

子上。

“娘亲，镇国公不是只有两位公子吗？怎么这会儿又有个三公子？”燕云自

打听父亲分析了镇国公府二位公子的似锦前程之后，对这门亲事的向往之情只增不

减。大公子也好二公子也好，她嫁过去只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至于到底是嫁哪一

个，最终也会殊途同归。

可如今又生出变故，这……这三公子是何方神圣？

	

“这件事儿整个夷陵州也只有极少数人知道，毕竟涉及公府的隐私，外人不足

道。”燕老爷的潜台词是，公府的势力摆在这儿，哪个不怕死的敢乱嚼舌头！

只是如今涉及自家女儿的一生，他迟疑片刻便娓娓道来：“公爷和夫人生了世

子之后，隔了几年又有了喜讯，生下一对孪生麟儿。只是这孪生子中，晚一刻钟出

生的三公子竟异于常婴。”

“初生婴儿皆会啼哭，他偏生不哭不闹，直到三岁，仍不曾开口说话，平日里

反应也是缓慢、迟钝，不喜理会人。据说当年皇上还亲赐数位御医前来为三公子诊

治，却都束手无策。”

“这三公子虽说天生低智，却是福泽深厚，他长到五岁时，竟得到偶然云游至

夷陵的得道高僧弘一大师的青睐，大师便将三公子带到天弘寺亲自教养。因三公子

一直深居佛堂，公府对这位命运多舛的公子也是讳莫如深，所以世人皆以为公府只

有两位公子。”

燕老爷顿了顿，又继续道：“如今三公子回府，公府又得弘一大师指点，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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爷、夫人坚信燕家女能让三公子病情好转，这才不顾门第之见，特意上咱家来提

亲……传闻公爷、夫人对这个幼子既愧疚又疼爱，想来对咱们云儿势在必得……”

	

燕云马上反应过来，尖叫道：“爹，女儿死也不会嫁给一个傻子！”

“说得对。老爷，镇国公家世再显赫，咱们云儿也不能嫁给一个……一个痴

呆……”后面的话燕夫人在燕老爷严厉的注视下吞了回去。

“这话咱们三人听了也就算了，切不可外传，否则会引来滔天巨祸！公府是咱

们得罪得起的吗？切记不可再胡言乱语。”燕老爷低声呵斥道。

“爹，难道您就忍心让女儿嫁给那样一个人吗？女儿这一生，岂不尽毁？”燕

云低声痛哭，泪如雨下，看得燕老爷又是心疼又是不忍。

“乖女儿，你别急，爹正派人打听消息呢，也许，也许那三公子的病已经治好

了呢？”燕老爷这话说得也没有把握。

“老爷，先不说这三公子治没治好，他一继承不了爵位，二也无甚功名在身，

咱女儿嫁过去，可是什么捞不到啊。”燕夫人到这会儿了算盘仍是打得噼啪响。

“这……”

“爹，如果您执意让女儿嫁，女儿、女儿还不如一头撞死。”燕云撂下狠话就

往一旁的案角上撞。

“哎呀，宝贝儿你这是干吗，你这不是要了娘的命吗？”燕夫人一把抱住女儿

的身子，两人痛哭起来。

“哎呀，你们这是做什么？我也不想让女儿嫁过去，可是这亲都议了，如今

若要反悔，公府那边儿可如何交代啊！”燕老爷思来想去也没想出个章程，急得

一头汗。

退亲是肯定不行的，国公府可不是随便就能说不的地方，何况事先还收了人家

的灰雁。

“都怪你，事先也不问清楚是哪个公子求亲，糊里糊涂就把女儿搭了进去，我

苦命的女儿啊……”

“哎呀，我这不是在想办法吗？你别哭了，哭得我头都大了。”

夫妇二人正吵着，哭得差不多的燕云灵光一闪：“爹、娘，公府求的是燕府嫡

女，这嫡女可不止我一个啊……”

“你是说……鸿儿？”

	

第二天，公府再度派人来问名，燕老爷很爽快地将生辰八字交了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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